
站在二七纪念塔上眺望，曾经与北京
天桥、天津三不管齐名的民俗文化胜地老
坟岗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
起的森林般的高楼大厦。还好，在这高
楼丛中，西方传教士的巴巴墓还在，阿拉
伯传教士默穆都哈就沉睡在这里。他的
信徒在墓碑上刻写：“啊，墓中人，天使
也，得无忧无虑。”于是 200 年来，信徒都
埋葬在他的身边，这块 580 亩的地儿，是
回民义地。草根一族在这里播撒了两粒
种子：商业和民俗艺术。100 年前，火车
隆隆驶入，这块地儿改叫老坟岗，成为当
时商界巨擘的乐土、艺人们的圣地，三教
九流、五行八作，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

尘。在民间艺术的行当里，最为惹眼的是
唱响京津豫三地的河南坠子，老坟岗遂成

“曲子窝”。女艺人惊艳登场，“三刘”：刘
桂枝、刘明枝、刘宗琴。“一于”：于忠霞。
大学生赵铮等跃入中国曲艺星空，她们相
继成为大师级演员。2006 年，刘宗琴荣
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坠子代表性
传人”称号。

1925 年，老坟岗已形成了以张淑贵、
刘文俊、胡老四、王明钢、冯志邦为代表的
河南坠子说唱中心。20世纪30年代中后
期，十多岁唱红郑州的中牟坠子艺人刘桂
枝、独具魅力登台的刘明枝、刘宗琴，以及

“于家班”的于忠霞，已经把控了整个老坟

岗。随后，宋礼荣、付礼花、马双枝、马小
凤等一批女坠子艺人也在各大茶馆执简
板唱坠子。1948 年 11 月，郑州首任市长
宋致和在郑州解放不到一个月，便成立了
郑州市文化教育馆，亲自听于忠霞唱坠
子，即决定将评书、相声、山东快书、河南
坠子艺人“收归”国有，成立了郑州市说唱
团，沈云、刘明枝为团长。

我从走访坠子书艺人和查看史料
得知，“曲子窝”开创了河南坠子的先
河。河南坠子杂糅了豫剧、道情、大调
曲子、河南大鼓、三弦等剧、曲种。老坟
岗的坠子书带动了其他说唱艺术，如评
书，曾有很长时间，说到老坟岗的曲艺，

可以用“三刘二马一条于”来概括。“二
马”即评书艺人马素芳、马仲山。坠子
书对相声、山东快书、河洛大鼓的影响
至深，这应该是对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
精神守望和寻根。

老坟岗的坠子书艺人为新中国储备
了艺术人才。20 世纪 50 年代，郑州革新
曲艺团、郑州市曲艺说唱团、河南省曲艺
说唱团，均在老坟岗组建。

我站在二七塔上，欣赏与告别，我
对这块百年来进入绝途的民俗圣地发
出了心灵的颤抖与敬畏。只是，此时我
面对的是老坟岗这块地儿森林般的高
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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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饮食业的编年史
□利宝生（郑州市惠济区市民）

1906 年芦汉铁路建成，1908 年海
兰铁路汴洛段通车，火车的汽笛唤醒了
郑州这座沉默了 3000 年的县城，在车
站一带形成了新的市场，也为饮食业的
发展提供了机遇。1912年，福建人方三
在大同路西段开设“别有天”饭庄。到
1912年以后，先后开设了法国饭店和利
兴面包房。1919年，蔡记京都老馄饨馆
开业。1920 年，程如明在大同路西、火
车站旁边开设了豫顺楼饭庄，是郑州开
业较早的很有名气的大型豫菜馆。

1922年郑州开辟为商埠，饮食业迎
来了大力发展的大好时机，一批大中型
饭店应运而生。火车站附近有万年春、
鑫开饭店等，德化街有快活林、小梁春
等，回族馆有刘登奎开设的西义楼等。
在大同路、德化街还有雪宫、双盛和等5
家冷饮店。1930 年葛记焖饼馆开业。
1933 年，郑州毛庄人毛虞臣，在一马路
北口路西开设华阳春饭店，是郑州市餐
饮业第一家有电梯的饭店。从 1906 年

至1936年，是饮食业稳定发展的30年。
1948 年 10 月 22 日郑州解放，许多

商户复业。1951 年 11 月中旬，郑州市
工商联购买德化街小有天饭店，更名
为工商堂，1953 年交给市合作总社。
1954 年 8 月，河南饭店落成。1954 年，
市合作总社将工商食堂作为第一食
堂，又分别在火车站、南关、铭功路、西
大街、建设路、花园路、二七路建了七
个食堂，总称为八大食堂。1956 年政
府实行公私合营，组建了郑州市福利
公司，1957 年，郑州市福利公司改为郑
州市饮食服务公司。1961 年，金水路
上建成涉外酒店中州宾馆，伊河路建
成市政府接待酒店嵩山饭店。后来在
合记带动下，郑州市大街小巷出现了
众多经营烩面的饭店，一度被外地人
把郑州叫“烩面城”，烩面由此成为郑
州市餐饮业一张名片。

1970年，郑州市饮食公司在金水河
新通桥修建了水上餐厅，名师郝玉民担

任厨师长，经营正宗豫菜。1971 年，又
在金水河人民路桥上修建了“金水元
宵”。

1978年，郑州市饮食业迎来第二个
春天。1989年，郑州市饮食公司举办了
以老三记风味为龙头的“美食展销月”
的经营活动，收到很好的效果。1994年
首届全国清真烹饪技术竞赛在沈阳举
办，刘生、赵喜亮荣获“全国穆斯林十佳
清真厨师”称号；合记烩面荣获“全国清
真名牌风味食品”称号。 1997 年中国
烹饪协会在杭州举办“首届中华名小吃
认定活动”，合记烩面、蔡记蒸饺、葛记
焖饼、三鲜伊府面、马豫兴桶子鸡荣获

“中华名小吃”称号，以后，萧记三鲜烩
面、郑州烤鸭、羊肉灌汤包了等小吃也
先后荣获“中华名小吃”称号。

1998 年，省内从业人士提出了“振
兴豫菜”的口号，先后恢复了少林菜馆、
西兰轩、雪园、豫顺楼等店，努力打造餐
饮名店，为振兴豫菜进行不懈努力。

报人的回眸
□王建章（郑州晚报原主任编辑）

郑州晚报的前身是郑州日报，它创刊
于1949年7月1日，1950年3月30日毛泽
东主席为郑州日报题写了报头。1963 年
2月郑州日报改为郑州晚报，1964年12月
3 日毛泽东主席又一次为郑州晚报题写
报头，这在我国地市级报纸中是少有的，
在全国晚报中只有北京晚报和郑州晚报
是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报头。正因为如此，
领袖的关怀成了激励郑州晚报人一代又
一代的强大动力。十年动乱时，郑州晚报
于1967年7月25日被停刊。公元1981年
1 月 1 日，当中华大地已经吹响改革开放
的号角时，郑州晚报犹如一台被拆散的机
器经过重新组装，又以新的生命在世人面
前亮相。

复刊后的郑州晚报肩负着历史的重
托和责任，以崭新的姿态出发了。从此郑
州晚报人又一次将自己的命运和希望与
这张报纸绑在了一起。有了梧桐树凤凰
自然来，省内外著名作家唐弢、秦牧、邓有
梅、赵大年、刘心武、南丁、王大海、刘思、
陈祖芬、牧惠、李庚辰、叶文玲、二月河、乔
典运、李凖、蓝翎、姚雪垠、贺敬之、夏衍等
纷纷给郑州晚报写稿。1987 年 5 月 11 日
郑州晚报承办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首
届“学会奖”颁奖大会。这是改革开放后
电影界首次盛会。国家广电部、中国影
协、中影公司的领导等到会祝贺。著名表
演艺术家张瑞芳、田华、陈强、赵子岳等一
大批明星参加了颁奖会。1989 年郑州晚
报还承担起中国晚报协会委托的全国晚
报杂文大奖赛，全国 20 多家晚报使用统
一的大赛题花，统一时间开始，统一时间
结束，同一时间集中评奖，而且还将获奖
作品结集出版。当这项复杂、浩繁的工作
结束以后，时任中国晚报协会会长顾行、
秘书长刘梦洪对郑州晚报的同志说：“谢
谢你们的出色工作，你们为全国晚报办了
一件大事，郑州晚报真是能担当大任！”大
赛的评委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就被文学界
称为“小鲁迅”的唐弢先生给郑州晚报来
信说：“读了贵报刊登的杂文，使我非常欣
喜，尖锐、泼辣，而且文采飞扬，使人看到
了中国杂文的希望、中国文学的希望。”那
时郑州晚报已进入全国晚报前六名。

郑州晚报在自己发展壮大的时候也
培养了一大批作者，为国家的文化事业作
出了贡献。工人出身的作家苏小萌说：

“我的成长是离不开郑州晚报的，那里的
编辑记者曾手把手教我采访和写作，我的
第一篇文章就是发在郑州晚报。是她点
燃了我的人生理想，与郑州晚报的情感今
生今世难以割舍。”

我们毫不客气地说，郑州晚报在 20
世纪确实创造出了自己的辉煌，这个辉煌
在我省新闻出版界、在全国晚报界是可圈
可点的。这个辉煌是上个世纪创造的，人
们希望她在本世纪、在下一个世纪继续创
造出新的辉煌！

1975年夏季，给即将升入中学的我
留下了特别的记忆。

8月5日至8日，洪汝河、沙颍河、唐
白河流域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
62 座大中小型水库垮坝，加剧了驻马
店、许昌、南阳、周口地区的洪水灾
害。“75·8”特大洪水使 29 个县（市）
1100 万人、1788 万亩耕地遭灾，109 公
里京广铁路被冲毁，农田建设工程损失
无法估算……

洪水无情人有情。“75·8”特大水灾
发生后，郑州市从市委机关到工厂、学
校、街道，大家都接到了救灾通知，家家
户户都领了面粉，加工救灾食品。

我家当时住在老城区，居住的几户
人家的小院北边，有个空旷的没有院门
的院子。院内有棵新中国成立前栽种
的国槐，巨大的树冠在地上投下 100 多
平方米的绿荫。人们提起这个院时常
常不说门牌号，而是呼之为“槐树院”。

街道主任把加工救灾食品的面粉
发下来后，相邻的几个院的家庭主妇、
主男们就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加工救灾
食品。薄烙馍比蒸馍含水分少，存放的
时间也长点儿。烙薄烙馍能省去发面
时间，能尽快把馍送到灾区，最大限度
缓解受灾同胞缺吃的大问题。大家达
成共识后迅速组建了“救灾食品加工联
合体”，在槐树院烙薄烙馍。

随后，大人们大呼小叫着让放暑假
的孩子们帮着把各家的大案板、小擀
杖、陶质的和面盆、鏊子、翻馍批儿等，

搬、拿到槐树院，在地上支起十几个鏊
子，摆开了壮观的烙薄烙馍擂台。

那时候老城区居民大都住平房，烙
馍用的铸铁圆鏊子、熟铁制成的翻馍批
儿家家都有，器具不是问题。

烙馍的上佳燃料是麦秸、刨花。它
们易燃，能均匀地摊在鏊子下面，使鏊
子快速升温、受热均匀。为了解决燃料
问题，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成了

“燃料供应员”。有的奉命从家中取来
枕头里的麦秸,有的受指派拿来了家里
消夏用的旧席片，有的掂来了还能用些
日子的笤帚、炊帚。有的大人还让孩子
从家中抱来准备春节前烧地锅蒸、煮、
炸年货用的劈柴。

敲击着键盘，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
炎热的下午，耳边不停响着的是，烟熏
火燎的槐树院大槐树下，母亲和街坊四
邻擀薄烙馍，用翻馍批儿挑动薄烙馍并
使其上下翻飞时触碰鏊子的“叮当”“叮
当”声，眼前电影闪回般幻化出大人们
烙馍时忙碌、汗水湿透衣裳的身影。

80 年代末期，郑州开始老城区改
造。老城区“土著”家家必备，备受重用
的鏊子，在久居平房院落的市民们实施
战略性迁徙，大规模搬到楼房居住之
后，渐渐淡出了市民家庭。我家烙馍用
的鏊子早已不知所终，但家里的一个角
落里还放着根熟铁制成的翻馍批儿。
母亲说：“留着吧，搁那儿又不占啥地
方。”我想，老人家也放是想借此保留一
些对逝去时光的念想吧。

鏊子烙馍
□崔清林（郑州市管城区市民）

歌唱焦裕禄
（节选）

□黄玉芳（民间老艺人）

竹板一打声声脆，
我们是学习焦裕禄文艺宣传队。

打起竹板响四方，
我们夸夸党中央，
习大大，做领导，
百姓个个都叫好！
公款吃喝大减少，
高价烟酒卖不了，
全党全民总动员，
加强反腐与倡廉，
反腐反贪跨骏马，
老虎苍蝇一起打，
贪官个个胆战惊，

百姓个个喜盈盈·····
习大大振臂呼，

全国学习焦裕禄·····
六四年五月十四那一天，
焦裕禄四十二岁命归天。

六五年春色正满园，
兰考干群来到他坟前，
一位大爷泣不成声，

他向着书记坟头三鞠躬
············


